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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杨荫榆是一个著名女人，她是中国首位国立大学女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然而，仅仅干了一年半的

时间，就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灰头土脸地辞职还乡了。如今，“女师大风潮”已经相隔九十多年，政治的归政治，社会的归社会，

学校的归学校，个人的归个人，就像一台历史活剧谢幕多时，本文作者重登这个历史舞台，不仅能从前台，还能从后台和侧面看看杨荫榆

女士，从中领略一种完整的人生主题。许多历史大人物曾经写到过杨荫榆，有鲁迅先生，也有胡适、徐志摩和苏雪林等，但他们往往都是

从某个侧面写杨荫榆，而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则从亲属的角度，写日常视野里的杨荫榆，她对三姑母的感情很复杂，既不喜欢姑母性格的孤

寒、怪异和为人处事的歪歪扭扭；但对于杨荫榆崎岖、清冷的悲剧命运，又有从人性出发的尊重、悲悯，以及作为亲人的同情、怜惜。

1、女师大掀起“驱羊风潮”

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首位国

立大学女校长，一定是杨荫榆（1884—1938年）一生
最志得意满的时刻；然而，她在这个职位上只待了一

年半就狼狈离职——这段经历的阴影，伴随她的生

前身后。

很多人是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知道杨荫榆

的。因为刘和珍在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殉难，
便误以为杨荫榆是此次镇压学生的凶手。其实，杨荫

榆 1925年 8月初辞职后，当年冬天便回到了苏州兄
长家。不过，此前她在女师大风潮中，确实曾被鲁迅

痛下针砭。

1924年 11月，由于部分学生秋季开学后延迟了
2个月返校，杨荫榆整顿校风，欲开除 3个学生。她的
处置有失公平，引起师生不满，女师大开始“驱羊

（杨）风潮”。1925年 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
榆递交要她去职的宣言。

5月上旬，女师大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有学
生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驱赶她退席。5月 9日，杨荫
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 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
学生自治会则召开紧急大会，坚决驱逐杨荫榆。学生

们将校长办公室与寝室贴上封条，在校门口张贴开

除校长等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校，她不得

已只好和行政人员到校外租房办公。1925年 1月以
来，学生们发布数次驱杨宣言，指斥杨荫榆“劣迹昭

彰”：资格浅薄不学无术，不谙礼节坠落校誉，越俎侵

权徇私舞弊⋯⋯其中有“蟊贼”“丧心病狂”“不知人

间尚有羞耻”“杨氏之肉，其足食乎”等激烈之语。

1925年5月20日，杨荫榆在《晨报》发表《“教育之
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一周后，《京报》发表鲁迅、

周作人、沈尹默等7人联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风潮宣言》，声援学生，指出杨荫榆的感言以及致学生

家长书，“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

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殊

有混淆黑白之嫌”。许广平在她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

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

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7月底，杨荫榆以整修宿舍为由，要求暑假拒绝
离校的学生搬出学校，被断然拒绝。8月 1日，她率领
职员们在京师警察厅巡警护卫下进入学校，勒令学

生即刻离校，学生则坚决反抗。现场目击的李四光

《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讲述，杨荫榆吩咐

巡警不能动手，学生的情绪则比较失控，“一时汹涌

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

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

杨荫榆焦头烂额，再难执掌学校，教育总长章士

钊 8月 8日批准她辞职。担任女师大校长仅一年半，
她就从职业生涯的顶峰，迅疾而尴尬地跌落。

教育部宣布停办女师大，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呈文》中肯定了杨荫榆“明其职守，甘任劳怨”，

随后感叹“纲纪荡然”。他说京师各校因校方开除学生而

驱逐校长，已非一例。最后大抵是“革生留而校长去”。

20年代的许多学潮，既源自大破大立的社会风
潮的激荡，也因年轻人饱含挣脱旧传统旧秩序的热

望，还涌动着青春期的叛逆冲动，有时更掺杂进一些

复杂背景。学生也不乏过激行为，包括火烧《晨报》报

社、冲进章士钊家打砸。

女师大风潮期间，不同阵营的学者，在媒体上针

锋相对地论战。陈西滢《北京的学潮》一文 1925年 2
月发表于《现代评论》，他认为女师大驱杨宣言“所举

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

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

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女师大哲学系主任兼教授汪懋祖 6月初在《晨
报》发表文章，遗憾于学潮被外力推波助澜、难以收

拾。他觉得：“杨校长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

女学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

有所不辞⋯⋯”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前后写了大量檄文，讨伐杨荫

榆、章士钊等，8月10日发表于《京报》的《女校长的男
女的梦》，批判杨荫榆污蔑学生与教员、对学生“先以率

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笔墨照例辛辣尖刻：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

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

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

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已于 1923年秋从女师大毕业的作家石评梅，也
在《京报》撰文，痛批杨荫榆“残忍无人心的荒谬举

动”，称她“品德不足以服人，才智不足以制众”。

胡适惋惜于笔战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

度”，担心影响年轻人“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他以《爱国运动与求学》谆谆
告诫青年，真正的爱国是把自己铸造成有用之才，而非

“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

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

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

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惟一地方，但在学生时

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

自己铸造成个东西。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

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2、“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被打落入水后，杨荫榆留在世间的形象，就这么

定格了：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

迫学生。

杨荫榆自己，一定万般委屈——她以为自己的

出发点，不过是要在好校风里培养专注学习的好学

生。她在给女师大学生家长的信中说：“本校为全国

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

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

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

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她认为

女师大是为全国女学培养师资的，故“学风品性”尤

其要紧。“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

母之母。”学生因此讽刺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她 1925年 5月 9日写给全校学生的《公启》同样招致
某些嘲笑：“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

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在“五四运

动”之后摒弃旧式伦理的语境中，这类自居尊长的语

调，当然显得很不合时宜。

杨荫榆 8月 4日发表于《晨报》的辞职感言也说：
“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植人材恪尽职守为素

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

共鉴⋯⋯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自

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于人者，但即受国家委以重

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勉力维持至于

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

（按本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

徐志摩 1919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
习时，与杨荫榆同过一年学。他在 8月 18日的日记里
饶有兴味地评点了同学中的 10位女留学生，行文风
趣俏皮，对她们的容貌性情，有褒有贬。出现在徐志

摩笔下的杨荫榆，戆直自负，颇不可爱。徐志摩说大

家称杨监学为小姐，他觉得有些肉麻，不如称杨大

姐，因为她是老小姐。

他（杨荫榆）年纪大概四十左右，所以他的颜色，

可以置诸不论。但是他从前来吴城看董时的时候，倒

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饰：面上涂着脂粉，身穿齐腰

的花洋纱短褂，头戴绯花的笠帽，手里还张着花绸洋

伞。我当时看他步步莲花，何尝不当他是一二八佳

人。自从到衣色加后，他还真反（返）朴，一味本色，到

是有自知之明，中国人见了没有一个不说他是国粹

保存家⋯⋯他在中国女界，自然总算头排二排的人

物了。他到美国来，自然自命不凡，以教育家自居，所

以在船上就同任坚（董时）说得丝丝入扣，非常投机。他

的性情颇为严厉戆直，大概他是教训惯了小学生，所以

就是见了我们大学生，也不免流露出来。他既然以教育

家自居，自然比平常女学生，多留意国事世界事以及美

国家庭状况。他的主见，是温和保守派。他极不愿意叫

旧道德让路，不赞成欧化中国，主张局部的变通⋯⋯他

存了这派心理，一看小邝等那样活泼，罗刹庵开跳舞

会，就觉得老大的不自在，以为他们是变本加厉，太过

火了。他甚而至于向董时说：“衣色加的中国学生，心里

都是龌龊的。”也许有几位存心不狠老实，但是说话决

计不可这样笼统浑括。况且“龌龊”二字的定义，也狠

难下。这句话就是我听了，也觉得不能过分为杨监学

恕。大概他生性戆直，也是有的，或者当时董时逼得

他急了，一时未能择词，随口就淌了出来。

杨荫榆既不漂亮也不擅打扮，性格又不活泼，在

20出头的徐志摩眼中，自然显得够老——“年纪大概四
十左右”，其实她当年才35岁。那时徐志摩已经结婚并
生子，私下嫌弃着妻子张幼仪的古板沉闷不好看。虽然

还没有认识林徽因、陆小曼等兼具美貌、灵秀的女子，

但他的审美标准一以贯之，所以无论杨荫榆着意修饰、

穿戴鲜亮还是毫不讲究、朴素归真，都难得其好评。

徐志摩还讲述，杨大姐受邀在衣色加学生会组

织的中国留学生大会上演说，结果“惹出许多闲话来

了”：她主张要强健体格好替国家出力，认为当下中

国人只能卧薪尝胆，不可歌舞游乐。还说她不赞成美

化。“就他命意说，到是句句金言，我就很钦佩他的敢

言不惮。无如他说得太 嗦了——他骂人了——他

于是触怒人了！”

杨荫榆比大多数留学生年长 10多岁，差不多算
得上他们的长辈，她又带着教育名家的自命不凡，对

年轻人流露出训诫者的居高临下，难免让人反感。因

为固守旧道德，自以为是，对其他同学的歌舞娱乐也

大张挞伐，因而触犯众怒。

徐志摩的记叙十分难得：杨荫榆的保守迂执与

不通人情，早已显露，这为她后来的狼狈处境埋下伏

笔：女师大风潮背后，固然混杂着难以化解的复杂局

面和人性的幽微，但她的刚愎僵硬，也往往火上浇

油，使局面加剧失控。

杨荫榆去世后，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作家

苏雪林撰有《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她回忆自己

20年代末与杨荫榆相识，之前在《几个女教育家的
速写像》中介绍过其生平。“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

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

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

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

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

己骂一声：‘活该！’”

杨荫榆的一生，求学与教书、办学，是贯穿始终

的主线索。她 1884年生于无锡，1902年和二姐杨荫
就读于兄长杨荫杭（钱钟书妻子杨绛之父）与朋友

创办的理化会，学习近代数理知识。此后在苏州景海

女中和上海务本女中学习。1907年，杨荫榆考取官
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在青山女子学院、东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毕业时还获得奖章。她回

国后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生物

解剖教师。1914年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
高师、女师大）任学监。1918年，杨荫榆获教育部选
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22年获硕士
学位后回国任教，1924年 2月被教育部任命为女师
大校长。1925年 8月辞职南归后，她先后在苏州女子
师范学校、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6年在苏州创办
私立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她的一生，无论是否合于时宜，矢志于女子教

育，倒确实是做到了。

3、不得已做了“拟寡妇”

裹在是非漩涡里的杨荫榆，无论如何都有些概念

化，还是她的侄女杨绛所写《回忆我的姑母》，让我们看

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不那么可爱，却也恨她不起来。

杨绛描述：“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

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

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她不令人感到美，

可是也不能算丑。”然而，杨荫榆的母亲认为女儿生

得丑，将她嫁得尤其糊涂——只看中门当户对，却不

知女婿的底细，那位蒋家少爷是个低能儿，“老嘻着

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任何

对未来心怀憧憬的新娘，掀开盖头面对这么奇形怪

状的新郎，都会愕然、绝望，从头冷到脚底吧？

杨绛说，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

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了

自卫”。杨荫榆躲回娘家不愿再去夫家，厉害婆婆派来

老妈子硬将她接走。后来她死也不肯回去，婆婆亲自上

门，杨荫榆有些怕她，躲入嫂子（杨绛母亲）的卧室。“那

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了出

来。”杨荫榆不再示弱，坚决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

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

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那是上世纪初，不肯嫁狗随狗

的女子，本已满腹酸楚，竟还要遭舆论无情打击。

此后，杨荫榆与二姐杨荫 一起求学，她们不坐

轿子，步行到校，与男生同学，开风气之先。一场荒诞

婚姻，也许粉碎了杨荫榆关于男欢女爱的所有幻想。

脱离夫家时她才 18岁，足够年轻，不知后来是否有
过感情涟漪？但命运让她单身至老。

杨绛的父母都惋惜：如果嫁了好丈夫，杨荫榆会

是贤妻良母。杨绛觉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

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

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

会，指望有所作为。”

鲁迅发表于 1925年 12月的《寡妇主义》说：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

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

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

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

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

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

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鲁迅解释：“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

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

主义的。”他认为：在“寡妇主义教育”下，“许多女子，

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

法复活了”：

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

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因

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

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

⋯⋯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

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

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

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鲁迅从 1925年 3月开始与许广平密集通信，女
师大风潮期间，他们正在热恋。鲁迅与原配朱安的婚

姻，一向形同虚设，多年来其实正是过着独身生活。

他本人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用这种鄙夷的语

调征伐一个不幸的失婚妇女，未免刻薄，有失宽容。

“拟寡妇”一词精确戳中的，是杨荫榆锥心泣血

的往事。徐志摩 1919年时不确知杨荫榆离过还是退
过婚，可见那段痛史，多年后她仍很少向人提及。

杨荫榆也曾受学生拥戴。上世纪 30年代，她早
年的学生谢巾粹撰文回忆，1913年在江苏省立第二
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同学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

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

的态度”。杨荫榆去北京任教职时，她们哭着挽留。

杨绛还记得 1916年她 5岁时，在北京女高师附
小上一年级，当时任女高师学监的三姑母很喜欢她。

有一次小学生们在饭堂吃饭，三姑母带了几位来宾

进来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背门而坐的杨绛，饭

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三姑母附耳说了她一句，她赶

紧把米粒儿拣起来吃了，其他孩子也都效仿。姑母回

家跟杨绛的父亲讲起此事，“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

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

母还一点不怪癖”。为孩子们的可爱笑出酒窝的杨荫

榆，显出几丝柔润的母性。

杨荫榆到美国留学时，去站台送行的学生哭得

抽抽噎噎，她也洒泪惜别。学生们送的礼物，她一直

珍藏；她也送给全校学生每人一只银质鸡心别针。

她既有服务社会的志向，也有读书求学的聪明

和不错的组织能力，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拿到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还遗憾没有念博士。

杨绛回忆，小时候在北京时，“三姑母每到我们

家总带着一帮朋友⋯⋯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

僻的。可是 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
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

杨荫榆处世有点“佶屈聱牙”。上个世纪 20年代
末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附中一位美国教师带队春游，

有学生不顾叮嘱下潭游泳遇险，老师下水抢救，力竭

不支，最后孩子溺亡。老师流涕自责，舆论认为他已

尽责。校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请了杨荫榆参加。她

在会上责备那位愧疚惶恐的老师未能舍命相救，会

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

旁人。”何况校方请她与会，并不是为了征求批评。杨

荫榆懊悔无极，请校委会成员吃饭致歉，宾主融洽，似

乎也缓和了紧张关系。请客之前，她舍不得叫最贵的

席面，客人散后，她却咬牙切齿，骂自己“死开盖”（着

三不着两），嫌菜不好怠慢了客人。杨绛为此感慨：

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

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

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

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

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杨绛的母亲既同情杨荫榆早年嫁给傻子的不

幸，也佩服她的个人奋斗，对这位孤身的小姑子非常

迁就。小姑子想吃什么、要穿什么，常常亲手做了给她，

狭隘任性的她还要嫌好道坏。杨绛姐妹们心疼母亲，觉

得两位姑姑自私自大，无端给母亲添了许多麻烦还视

作理所当然，不免啧有烦言。杨绛的母亲往往最后上

桌，也最后离开饭厅，杨荫榆有时竟要去觑一眼她是不

是在独自吃什么好东西，心眼儿真是又细又弯。

杨荫榆跟人不那么好相处，因为“难伺候”，佣人

总是用不长。她于人情世故，尤其粗陋简慢，欠缺圆

润温厚。杨绛的三姐订婚，杨荫榆作为媒人十分高

兴。她自己都不会梳妆打扮，平日也看不起女人妆

扮，订婚礼前夕，却与二姑母兴兴头头要给三姐梳

头。这位三姑母擅长数理，她拿着梳子簪子，起初竟

将准新娘的头发梳成各种几何形状；二姑母则将三

姐的头发越修越短，差点无法收拾；三姐的婚礼在娘

家举行，新房也暂设娘家。按旧时风俗，两位姑母作

为无子女、无丈夫的“畸零人”，最好回避的，虽说杨

绛父母不甚讲究旧俗。可她俩倒好，毫不避讳地往前

凑。进了新房，还尽拣些不吉利的话说，二姑母说窗

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喜床这么讲究，

将来出卖值钱。杨绛的妈妈晓得两位小姑子精怪，事

后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1935年夏天杨绛结婚时，杨荫榆穿着一身自以
为很帅的白夏布衣裙和白皮鞋去吃喜酒，看得客人

惊诧不已，觉得她像是披麻戴孝。

但杨荫榆并不奸猾，很好糊弄，所以有时也被

骗。有个人常给她“灌米汤”，遂陆续借了她一大笔

钱。等了好久，她要求对方还钱时，人家却只管放狗

出来咬她。

杨荫榆搬出哥哥家后，在盘门建了新居。苏州沦陷

后，四邻小户人家深受敌军蹂躏，杨荫榆不止一次去找

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她的学生和街坊

女子怕日本兵挨家挨户找“花姑娘”，也都躲到她家。

1938年1月1日，她被两个日本兵带到一座桥顶，枪杀
后抛入河里。一位给她建房的木工将遗体捞起入殓，棺

木太薄，家属领尸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

在外面，只好在棺外加钉了一层厚厚的木板。

1939年，杨荫榆与杨绛的母亲同日下葬。“我看见
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

木板是仓猝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

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苏雪林的《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回忆，杨荫

榆写信给她，说想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学社，“招收

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

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

用学问”，请苏雪林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

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

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

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

一号住宅里。”苏雪林去杨宅拜访杨荫榆，正值暑假，

学生留校者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谈起女

师大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

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

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

有昭雪的一天”。苏雪林为老友的遇害悲愤不已：

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

了⋯⋯记得我从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写像》，写到荫

榆先生时，曾引了她侄女寿康女士写给我的信几句

话来安慰她道：“我们只须凭着良心，干我们认为应

当干的事业，一切对于我们的恶视、冤枉、压迫，都由

它去，须知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在永久的未来中，

是永远有它的地位，永远流溢着芬芳的。”当时用这

“牺牲”字眼，原属无心，谁知今日竟成谶语。

苏雪林提到的“寿康”是她的好友兼教友，杨绛

的大姐。

杨荫榆曾从大嫂（杨绛的伯母）那里要去一个孩

子当孙女，她也爱这女孩，后来大嫂舍不得又领回去

了。她想勉强拼凑一个家的愿望，最终落空。她 54岁
的一生，得志与失意、倔强与孤绝、热闹与凄清，错综

交织。

杨绛从亲属的角度，写日常视野里的杨荫榆，行

文有一贯的淡然和隽永，非常耐读。她对三姑母的感

情很复杂，既不喜欢后者性格的孤寒、怪异和为人处

事的歪歪扭扭；但对于杨荫榆崎岖、清冷的悲剧命

运，又有从人性出发的尊重、悲悯，以及作为亲人的

同情、怜惜。

杨荫榆的形象长期以来都颇为丑陋、狰狞。这些

年，“骂敌遇害，晚节彪炳”，又为她赢来许多敬佩。惨

烈之死，似乎替她洗刷了从前的好些骂名，也让她的

晚年有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然而，就算杨荫榆不曾“骂敌遇害”，她的一生，

也确实不是“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这

道标准化标签，所能简单归纳的。作为民国早期留

学日本、美国且学业优秀的教育家，她曾有一番传

道授业、改良教育的抱负，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负，

自信能有所作为。然而，多年求学国外的杨荫榆没

有看到，自己培养“国民之母之母”的想法，与

“五四”后浪翻波涌的时代潮流，有着尖锐冲突；

而性格狭隘偏执，处事僵硬失当，欠缺人际关系处

理能力以及旧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则使她不能消解

冲突，反而激化了矛盾；加之种种复杂情势的推波

助澜，让这个放弃家庭后投身社会的女人，最终灰

头土脸，失去了最理想的一道支撑。

命运数奇兼性格缺陷，使杨荫榆日渐孤僻。如

果另有一个花好月圆、儿孙绕膝的人生，她又何尝

想当一个鲁迅所揶揄的“拟寡妇”，尽尝世间的清

寒、孤独、失意呢？

杨荫榆：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王 鹤

2015年11月29日，北京，鲁迅中学，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在此举行，考试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这里，曾经
是杨荫榆任过校长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堂旧址，1923年直1926年，鲁迅先生也曾在此任教。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赵 迪/摄


